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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诸佛庵是军工儿女的第二故乡。在“小三

线”建设中，大别山区的诸佛庵区域，自1964

年至1966年先后建起皖西机械厂、红星机械
厂、皖西化工厂、江北机械厂、皖西医院。据统
计，诸佛庵“四厂一院”总占地面积1500亩，建
筑面积64万平方米，拥有干部职工5460人，
随迁家属子女 1 6 4 0 0余人，大山深处陡增
22000多人口。因此，诸佛庵成为著名的“小上
海”和当地“最大的城市”。由于体制改革，“三
线厂”经过30年建设，至1994年全部搬迁合
肥、蚌埠等地。“三线企业”建设助推了当地经
济繁荣，特别是集镇建设，1993年诸佛庵集镇
被评为全省百家名镇。“三线人”留下的科技
观念、文化观念、开放观念、创业观念是老区
人民的无形资产和宝贵精神财富。

1994年三线厂搬迁完毕，当地政府通过
招商引资利用原有厂房建设了江北厂工业集
中区、狮山农民返乡创业园区、红星厂工业
区。至2018年，诸佛庵镇工业位居全县前列，
成为霍山乡镇工业的一面旗帜。

诸佛庵镇结合美好乡村和茶谷建设，依
托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大力实施“旅游
兴镇”战略，深度开发仙人冲“三线厂”遗址和
八处景观，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画家工作室、名
家展示厅、生活体验区，把仙人冲打造成集画
家创作写生、旅游度假、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
合项目体。

初到画家村，映入眼帘的是房屋墙面绘
制的各种风格的图画，沿路而上，又是另一番

美景。道路两旁峭壁险峻、怪石嶙峋，峰峦翠
色入眼,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按照“保持原有风
貌、全面治理环境、打造特色小镇”的要求建
设，“三线厂”摇身一变成为画家村，成为名符
其实的艺术乐园。中央美院副教授、油画家马
俊，油画家、国画家、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杨
国新等60多位画家入住，创作了众多优秀作
品，获得社会一致好评。

四
诸佛庵绿色竹乡如画如诗，令人神往。解

放初，茅山林区在桃源河乡刘家老屋有一块6

亩毛竹林，1952年在其中3亩竹园里上盖塘泥
作肥料，原来围径1尺左右的竹子长到1 . 5尺左
右，最大一棵围径粗1 . 75尺，群众叫“竹王”。
诸佛庵镇是毛竹之乡，号称竹海。解放初，仅
5000亩，蓄积量35万根，土改后增加不多。经
过多年发展，2018年全镇毛竹为15万余亩，蓄
积量达6000余万根，形成了“万亩竹海”的壮
丽景观，有“安徽竹子之乡”和“江北毛竹第一
镇”之称。

倾力打造大别山第一竹海旅游区。旅游
区已形成一镇、两环、两区，即：以诸佛庵集镇
为中心，放射式发展；打造以人文资源为主的
仙人冲艺术部落旅游环线，以自然资源为主
的大别山第一竹海自然景观环线；建设仙人
冲艺术部落文化区，大别山第一竹海自然区。
仙人冲艺术部落入口服务区、军工特色区、艺
术聚集区、艺术教育区、画家村区、原生态文
化体验区、红色体验区已初具规模。大别山第
一竹海规划为桃源河水库风景区、桃源河原

始森林风景区、茅山原始森林风景
区、缆车旅游观光区、嵩山寨旅游风
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投资建设。

全镇紧紧围绕“一竹三笋”建设，
以成立竹农专业合作社和家庭林场
为抓手，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培
育 “一竹三笋”示范户和示范基地，
重点发展毛竹“冬笋、鞭笋、春笋”特
色产业，推动全镇毛竹一二三产全面
协调发展。全镇每年采伐利用竹材约
600万根，竹笋500吨，笋干50吨，全
镇竹产业年产值1 . 5亿元。诸佛庵镇现
有竹产业加工企业约50家，是全国竹
胶板、竹地板重要的生产基地。

五
诸佛庵是美丽的茶乡。《霍山县

志》记载，明清时期诸佛庵集市贸易
重点就是茶业。为发展茶业生产，民
国13年(1924年)，在诸佛庵东岳庙筹
建安徽省霍山茶叶改良场，14年(1925

年)建成，直到解放。解放后，大力发
展茶叶生产，到 2 0 1 8 年，全镇茶园
14500亩，产茶557000公斤。

建设名茶基地。诸佛庵镇80%的
土地是海拔800米以下的山地、低山
丘陵，坡度在25度以下的地区大都产

茶，茶树遍布全镇各村。解放前，茶叶生产是
小农经营，大多是粮茶间作，老式丛播。1958

年，兴办诸佛庵乡茶培场。1980年，县拿出4万
元扶持茶培场追肥，使大多数茶场得到巩固，
其中诸佛庵茶培场、桃源河、建华、茶场办得
较好。1981年，县曾在诸佛庵召开全县茶培场
座谈会，总结推广办好茶场的6条基本经验。
2010年建设西石门名优茶苗基地，由霍山茗
源茶树良种开发公司建设。同年流转200余亩
土地，建立良种园、母穗园。

诸佛庵茶叶品质优良，曾经有“霍山名茶
出三金”的说法，即大化坪金鸡山、太阳金竹
坪、诸佛庵金家湾。诸佛庵产的茶叶香高味
浓，能冲泡三交汤。诸佛庵小茶久负盛名，制
造工序和黄大茶异曲同工，《安徽土特产资料
类编》记述，“前志所载诸名目花色如银针、雀
舌，则茶始萌芽者；梅花片、兰花夹、松罗春则
茶初放叶者，统名为之小茶，价既数倍，采之
维艰、诸佛庵数处有之，运销京都为多。”清朝
作为贡茶敬奉皇宫。

“小岘春”同样是历史贡茶。小岘春原产
地诸佛庵小干涧，皆茶之极品。明朝始入贡，
自弘治七年分设霍山县、州县供贡。皖志资
料丛书记载：“小岘春，小岘亦山名也，出
茶名岘春”。现在的“小岘春”是诸佛庵
农技站高级农艺师李积成于1987年按
名茶“色、香、味、形”品质要求，及名、
特、优的独特风格，配以精细手工焙
制而成的。

上谷红茶品质好，工艺好，文
化好，是色，香，味三绝的名茶。
上谷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类，是以
茶树的芽叶为原料，经过萎凋、
揉捻、发酵、干燥等典型工艺过
程精制而成。因其干茶色泽和
冲泡的茶汤以红色为主调，故
名红茶。

茶叶是诸佛庵群众增收致
富的重要渠道。六安瓜片茶园
基地建在杨泗岭与金寨县毗
邻的齐山高山上，具有“晴时早
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的
气候特点。笔者有幸结识一位
杨泗岭青色冲的瓜片大户喻发
家。据他介绍，他家有茶山20余
亩，主要培育瓜片原材料。瓜片采
摘旺季请采茶工30余人，聘请师
傅多时达到六七人，加工的瓜片色
泽宝绿，富有白霜，香气清香持久，
叶底黄绿明亮，在瓜片中别具风格。
当天来求购瓜片的客商络绎不绝。晚
上，笔者等人受到热情款待，一桌地道农
家土菜令人回味无穷，香茶、美酒、佳肴，
大家畅叙友情，深夜无眠。这就是诸佛庵乡
民真诚、淳朴的写照吧。

朱世卿，19 1 1年6月7日出生在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4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冬
天，朱世卿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十师三十团一路辗转拼杀，来到了位于川陕边界的通江县。从鄂豫皖苏区入

川陕以来，部队沿途奔波浴血奋战，加之供给严重不足，战士们个个饥饿难耐衣不遮体。当地老百姓看见这
支红军队伍，都觉得很奇怪，看着他们虽像“叫花子”，却又人人扛着一条枪。说是像部队，又个个衣衫褴褛夜
宿街头。于是感到十分恐慌的老百姓们纷纷把家里吃的喝的，包括盐巴都藏起来，然后跑得远远的，躲得无影
无踪。
饥寒交迫下，朱世卿他们彻夜难眠，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子割的一样，战士们蜷缩在一起，默默地忍受着。朱

世卿的裤腿早已破成了碎片，两只脚冻得青一块紫一块，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不得已，他就在地上连蹦带跳
地跺着脚取暖。跺着跺着，忽然听见地上发出异样的声音，这激起了他探索的欲望，于是朱世卿拿起挖壕沟的铲
子刨了几下，结果发现地下露出一个大坑。仔细一看，坑里堆着一些山芋。这一下，不亚于看见了满屋黄金，战士
们馋得口水都流了出来。一名战士拿起一个山芋就啃，“哎呀！有些麻嘴！”其他战士就把山芋拿出来生起篝火烤
起来。不一会儿，浓浓的香味就飘了起来，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久违的饱饭。第二天早上开拔前，朱世卿和战友
们在山芋坑里放了两块银元，并原封不动地填上了土。

朱世卿机智灵活的表现在革命战争中举不胜举。1949年解放前，四川山里的老百姓最缺最珍贵的是盐巴。
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年代里，每看到有部队过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赶紧收起家里的粮食和盐巴，然后躲藏起
来。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朱世卿所在的部队刚刚开到一个山村时，村里的百姓连同土豪早已跑
得一干二净。部队把土豪家里的一头肥猪杀了让战士们“美餐”一顿，可是由于没有盐，白花花的肥肉实在难
以下咽。于是朱世卿就在村里到处转，一圈回来之后，便忙活起来。大家看着他所在连里的战士大快朵颐地
吃起肉来，心中十分纳闷！这时，时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的王新亭盯着他们走过来，二话不说直接夹起一块肉放
到嘴里，发现朱世卿他们吃的肉是有咸味的。王新亭好
生奇怪，朱世卿连忙把一碗放了盐的肉递过去，并说出
其中的秘密。原来，朱世卿和战友们端着空碗，到老乡
家挨家挨户地用水清洗了人家的空盐罐子，这样用

洗出来的盐水煮肉就好吃多了。王新亭听罢，顺
手朝朱世卿的头上拍了一下说道：“还是你小
子的脑子灵活，鬼点子多！”(上)

来源：学习强国

朱世卿的烽火岁月
胡遵远 张应松

竹乡红镇故事多 ( 下 )
刘兴华

父亲很瘦小，身高不到一米六，作为一个
在农村干体力活的男人来说，这个身材是没有
任何优势的。

父亲在我开始记事时起就是一个光头，我
的出生，对于父亲来说，算是老年得子，对我的
疼爱程度可想而知，那可是“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上怕摔了”，无以复加的溺爱。

我的童年，大多在父亲的肩上度过的，那
个在大集体的时代，每天繁重的公活(修水库、
挖塘、砌堰、改田、筑坝)，常常让身强力壮的男
劳力都累得浑身无力，更何况和他们做同样活
计的、我那瘦小的父亲呢？然而，父亲只要一放
工回到家里，就带我玩，虽然那时没有幼儿园，
也没有玩具，甚至连填饱肚子的米饭都没有，
然而，却是非常快乐的童年。

父亲的肩膀，就是我童年的乐园。
父亲经常用双手把我举过头顶，让我岔开

双腿，骑在他的脖子上，我的两条小腿夹着父
亲的脖子，一双小手抱着他的光头，嘴里还学
着电影里骑马时的叫声“驾驾驾”，同时，小屁
股在父亲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模仿骑马的动
作，可是，小手却无法演示鞭打马的动作，因为
后面是空的，有时只好拍在自己的屁股上，父
亲和我都开心得哈哈哈大笑，此刻的父亲就如
同孩子一样，布满皱纹的脸露出开心的笑容，
如盛开的金菊，阳光而沧桑。

我和父亲把这个骑在肩膀上的游戏叫“打
马肩儿”。

然而，仅仅一个打马肩儿，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我那好动的顽劣性，就让父亲趴在地上，
我骑在他的腰上，真正把父亲当马骑，拽着父
亲的衣领当缰绳，小手拍着父亲的身体，疯狂
地咯咯笑，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阻止我们，数
落我父亲，说你腰疼还要跟孩子这样疯。

这个打马肩的举动，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
后，才彻底从我的童年生活里退出。

那个时候，县里经常会有放映队轮流在每
一个公社的广场集中放露天电影，五六岁的
我，只要听说有电影，不管父亲白天干活多累，
都缠着父亲带我去看电影，而父亲呢，也不管
自己有多么累，只要我一哼唧，他就毫不犹豫
地背起我走十来里山路去看。

那时候山里还没有公路，都是崎岖狭窄的
山路，从我家所在的大队到公社，要翻过一座

山，然后顺山沟走羊肠小道，小道的一边是陡
峭的山坡，一边是悬崖，特别险峻。记得那个夜
晚特别黑，半阴天，山风呼啸，父亲扛着我，高
一脚低一脚地走在山路上，我听到这尖锐的风
声，偶尔还有几声猫头鹰的啸叫，再加树林里
飒飒作响的无名声音，让人毛骨悚然，我吓得
不敢吱声，紧紧地抱着父亲的光头，缩着身体，
趴在父亲的头上，两条小腿吓得在父亲的肩膀
上打哆嗦。

父亲见我害怕，就给我讲故事来壮胆，其
实，他自己也非常害怕，四周放眼望去，一片墨
黑，特别是走到一个叫莲花洼的地方，传说这
里特别“涩”(对闹鬼地方的称呼)，突然，树林
里发出如同一把沙子从空中落下时的“噼里啪
啦”响声，父亲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壮着胆子
大喊一声“谁？！”

然而，树林里一片寂静，什么也没有。我
说：“爸，俺们不去了，我怕。”

“好的，不去了。”
父亲背着我转身往回走，刚走不远，前面

草丛里突然又是“呼啦”一声响，居然还飘出一
团鬼火(磷火)，父亲吓坏了，急匆匆往回走，谁
知道越慌越出问题，父亲的脚踢到树兜上，拌
了一下，把我从肩上摔了出去，我大叫一声，父
亲奋不顾身地往前一扑，在我落地前倒在地上
当垫子，而我准确地砸在父亲的身上。父亲赶
紧抱起我，轻轻地拍着我的后心，小声地给我
喊魂：“小魂儿莫怕哈”连喊了七声，然后站起
身来，把我搂在怀里。刚站直身体，就见前面移
动着一个大黑桩子，父亲吓得嗓音都变了，颤
抖地喊了一声“谁啊？”

“我啊。你不是俺亲家老表吗？”来人听出
了我父亲的声音，父亲也听出了来人的声音，
原来，是莲花洼附近的一户李姓人家，夜里出
来打兔子。

父亲看到熟人，心里胆大了，把刚才的情
况一说，我表叔哈哈哈大笑，说：“你真胆小，肯
定是草丛里的兔子跑出来，踹倒了腐烂的树
桩，树桩里有磷，就产生了磷火。走，我送你们
回去吧。”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马肩儿了。
父亲的肩膀虽不厚实，却是我成长的坚实

基础，在我的感受里，父亲的肩膀充满着对子
女的疼爱和呵护。

一年之中，只有冬季
是最闲的，仿佛一切都慢
了下来。尤其是丰收了的
农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和满足。看着孙
子孙女在空调房里玩手
机，我突然想起我们儿时
玩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想
起简单快乐的童年。

我们小时候真可谓是
“水深火热”。吃不饱、穿不
暖，更不用说有自己的玩
具了。但顽皮好动是孩子
们的天性，我们小时候当
然也不例外。我们信手拈
来的就是玩具。捡到一片
瓦片， 在水里，可以玩

“漂游”； 在空地上，可以
玩“买房子”……任何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是
我们多姿多彩的玩具。

买 房 子 又 叫“ 跳 房
子”。用瓦片在地上划出两
排八个格子，每一个格子
就是一间“房子”，参加游
戏的两三个小朋友轮流把
瓦片从第一个格子开始，
单腿跳跃把丢入“房子”的
瓦片按顺序往外面踢，瓦
片和脚都不能压线，并能顺利踢出瓦片的，继续从
第二间“房子”、第三间“房子”跳，以此类推，谁按顺
序踢完了八间“房子”，谁就可以背对着八间“房子”
丢石子，石子落在哪间“房子”里，那间“房子”就归
你了，然后从头再来；当经过你已经买过的那间“房
子”时，你可以双脚着地，休息一会儿，因为，那已经
是你的“家”了。

冬天我们玩的最多的游戏还有“砸老包”。玩这
个游戏，每个人要先有“老包”。“老包”是用写过作
业的旧本子纸折成的，也有用旧报纸折成的。纸质
好的“老包”更金贵。折好的“老包”分正反两面。先
通过“剪刀包子布”分出胜负，输家的“老包”先放在
地上，赢家用自己的“老包”砸过去，如此轮流操作。
如果“砸”翻了，这个“老包”就归了赢家，输家再放
上一个，而且奖励一次。

“砸老包”也有技巧，有时候还借助自己穿的衣
服——— 那个时候，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二水
衣，通常都比较大，而且没有纽扣，用力“砸”下去，
敞开的袄子也会扇过去一阵风，常常让我用一两个

“老包”就能赢小伙伴的很多个。这种既用体力又讲
技巧的游戏，把我们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冬天的寒
冷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

现在的孩子，玩具一大堆，还常常抱着手机不
放。他们获得知识的渠道比我们多，更比我们聪明，
但缺少了我们童年时候的狂野和激情。我怀念我们
的童年，怀念童年时的单纯和快乐。

1 1月25日，金寨迎来这个冬天
的第一场雪，我从哥哥那里得到姑
妈去世的消息，心情仿佛也进入了
冬季。在悲伤的情绪里，姑妈的点点
滴滴在眼前浮现。

姑妈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父亲在政府
工作，姑妈没有像大多数老百姓一
样流离失所，而且，从小还受到了良
好的教育，学习成绩一直优异，后毕
业于湖北高等师范学院。在湖北武
汉一中学教授语文期间，姑妈认识
了我的姑父，一位来自湖南的体育
老师。他们结婚后，我的表姐、两个
表哥相继出生。夫妻恩爱，家庭和
睦，那是姑妈最幸福的时光。

期间姑妈的父亲——— 我的爷
爷，从老家金寨县吴店镇西庄村彭
湾(现在的竹根河村)带出一批青年
人到湖北武汉学习发展，这批青年
中就有我的父亲。后来我父亲在爷
爷的指引下参军走上革命道路。父
亲经常跟我谈起爷爷、姑妈对他在

人生、生活上的指导和关心。姑妈一
直秉持了爷爷的家国情怀，一生牵
挂家乡。

文革时期成分高的姑父遭到
了批斗，为了孩子的未来姑妈带
着爷爷和三个孩子回到家乡，在
西庄团山小学教书。姑妈同姑父
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姑妈把对姑
父的思恋深深埋在心里，扎根农
村教育一线为家乡培养人才。爷
爷回到家乡也没闲着，在中央倡
导除“四害”活动中因发明了除苍
蝇笼子还登上《安徽日报》。大表
哥因文笔、普通话优异被沙河乡
广播站选中。大表哥的成绩离不
开姑妈的言传身教，这慰藉了姑
妈忧伤的心情。后来，爷爷的身体
慢慢不好，姑妈忙于学校工作，还
忙于孩子们的教育，却还坚持着
看爷爷吃了她做的饭菜后再去学
校，就这样一直到爷爷去世。

可能是上天眷顾姑妈，文革结
束后姑父在多方打听下联系上了姑

妈。姑父没有过高的奢望只是想看
看姑妈，没想到，姑妈带着他们的孩
子，也是一直在等着他。那年春天，
西庄团山的映山红格外娇艳，兰草
花分外清香，姑父姑妈这对恩爱苦
命的夫妻终于团圆了。以后，姑父姑
妈的家安在湖北荆州师范学院。大
表姐、大表哥、小表哥都在湖北武汉
的医院、高校工作。

我初一时有幸到湖北华中农师
院附中上学，平时住在小表哥家，每
逢周日坐校车到姑妈家，姑妈总是
变着花样给我烧好吃的。饭后让我
说说学习生活情况并让我写日记，
还拿出她写的日记给我看。我现在
每天写日记就是那时养成的。临上
学时还让我带上她亲手腌制的萝卜
干泡菜，至今还记得那味道，咸中带
一点甜，脆脆的。

国庆35周年天安门大阅兵，当
邓小平检阅部队的身影出现在电视
屏幕上时，我看到姑妈姑父眼里浸
着泪水。姑妈一边用手绢拭着泪一
边对我说：“没有党的英明决策就没
有我的幸福生活。”是的，若没有中
央的拨乱反正，姑妈姑父可能今生
无缘再相见。

初二的时候，我回到了金寨，可
姑妈对我的教育影响没有停歇，无
论是到北京卫戍区服役，还是现在
驻村扶贫，每每遇到困难时，耳边总
响起姑妈对我说的话“有国才有
家。”

现在窗外下着冬雨，就像我此
刻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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